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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光在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它在«圣经»中的独特地位:它是创世首日出现的第一受造物,也

是创世第四日的主题.基督教早期教父释经学对«创世记»首章的阐释蕴含着三种不同的光之美学路线,它们分别是:

以亚历山大里亚教父为代表的、具有柏拉图主义色彩的释经学为“象征论”光之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圣巴西尔、托名

狄奥尼修斯等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释经学展现出一种“宇宙论”光之美学;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释经学将光的思想

导向神秘主义光照论,从而预示着“情感论”光之美学的诞生.这三种光之美学对中世纪以降的西方艺术史均有重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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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西方艺术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文艺复兴以降,西方绘画艺术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

就是对光的表现技法的日益娴熟和不断更新,从十六世纪威尼斯画派对光线和色彩的精准把握,到十

七世纪伦勃朗对光的出神入化的运用,再到浪漫主义和印象派对光影变幻的世界的迷恋及其震撼人

心的表达,无数美术珍品因为对光的出色表现与处理而获得永久的艺术魅力.如果自文艺复兴往前

看,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两种艺术样式(即东方教会的拜占庭艺术和西方教会的哥特式艺

术)中,光也是其审美特征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拜占庭圣像画通常以代表着光的金黄色为底色,并且

所有人物头顶均饰以光环,用以表达其神圣性内涵;哥特式教堂则以大面积的彩绘玻璃窗将光线引入

室内,营造天堂般光明绚烂的审美效果.不过,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就会发现希腊罗马艺术并没有如

此强调光的作用和美学效果,而是以生动无比、精准无双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运动和表情的绝技〔１〕”
著称于世.事实上,光成为艺术的基本要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时代的贡献.然而这一贡献

到底是如何达成的呢?
基督教思想对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光在«圣经»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旧约􀅰创世记»开篇有云:“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光

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１:３—５)到了第四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

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着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

９４

〔１〕 贡布里希ErnstH．Gombrich,«艺术发展史»Yishufazhanshi [TheStoryofArt],范景中 FANJingzhong译,(天津

Tianjin: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Tianjinrenminmeishuchubanshe[Maisond􀆳EditiondesBeauxＧArtsduPeupledeTIANJIN],２００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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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着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创

１:１４—１８)据此,上帝在创世六日之中有两日造光,且首日之光乃是第一受造物.这是奠定光在基督

教思想中卓越地位的主要源头.此外,«新约􀅰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

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１:１４)“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１:９)称
圣子耶稣基督为光,更是基督教必然重视光的理由.鉴于此,本文拟从«创世记»首章入手,通过分析

基督教早期教父释经学对创世六日中光的解读,寻找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从而发现光进入中世纪

基督教美学的理论轨迹,解开西方光之美学传统的奥秘.

一、教父释经学的柏拉图主义传统与“象征论”光之美学

一般认为基督教史上的教父时代始于公元１世纪后期«新约»各篇基本成型、众使徒凋零之后.
生活于彼时、具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教父们一方面浸润于晚期罗马帝国多元化的文化氛围,另一方

面又执着于信仰、并需承受信仰身份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困扰甚至苦难.为了阐明信仰、抵制异端、传
播福音,解释圣经乃是教父们的一项主要工作,留下了大量的释经学著作.“光”作为«创世记»首章的

重要内容,自然备受关注.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AlexandriaSchool)是最早系统阐释«圣经»的学派之一.该学派以继承希腊

哲学的智性传统著称于当世,其释经学远溯耶稣同时代人、犹太思想家斐洛(PhiloJudeausof
Alexandria,B．C．E．２０—C．E．４０)提出的“寓意释经法”.这种方法认为,«圣经»文本有着双重含义,
一种是字面的或显明的,另一种则是隐藏的或潜在的.因此释经家的工作不止是要指出经文的表面

意义,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其深层的隐含意义.学者们指出,斐洛的这一方法实际上受到了斯多亚学派

的启发,其目的在于使得本民族经典能够获得被普世接受的可能性,因为“当寓意解经法超越了文字

表面而达到灵性的直接诉求时,文字上的种族同一性和风俗的原始性就会消失,形成对于灵性的纯粹

智力上的关注,人所赋予人的一切身份上的优先性也就失去了救赎上的特殊性.〔２〕”因此这种解经法

可谓是犹太教传统在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必然选择.这个方法当然非常奏效,因为一个世纪以后在这

座城市里生活和写作的基督教初代教父们———主要是克雷芒(ClementofAlexandria,１５０－２１５)和奥

利金(Origen,１８５－２５４)、乃至更后来的教父们都采用了它.
按照“寓意解经法”,斐洛将«创世记»所载上帝在创世首日所造的光解释为无形体、不可见的“理

智之光”,而正是“看着这原初的理智之光,神创造出我们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天体,我这里提到的理

智之光属于无形世界的序列.〔３〕”对于斐洛的这种高度柏拉图化的解释,出生于雅典、热爱希腊传统

的基督教教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基本上是全盘接受.在其«杂记»中,克雷芒说«创世记»第１章１—３
节所述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后又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的“天、地和光”并不是可感的天、地
和光,而是它们可知的范型.换言之,它们体现的是“理智世界”.这几乎是对斐洛思想的重复.奥利

金则稍有不同.他不是像克雷芒那样在学习过希腊哲学、并且加入过其他宗教秘仪之后才皈依基督

教,而是出生于基督徒家庭,自幼就对基督教充满热忱与信心.不过让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是,奥利

金的父母双方种族血统复杂,使得他可能拥有希腊、基督教、犹太和埃及等多种文化渊源.这样的家

庭背景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多元文化氛围相得益彰,共同塑造了奥利金既有着极虔诚的信仰、又能够

０５

〔２〕

〔３〕

章雪富ZHANGXuefu,«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Jidujiaodebolatuzhuyi[ChristianPlatonism],(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

出版社Shanghairenminchabanshe[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４７Ｇ４８．
Philo,DeOpificoMundi,XVIII,转引自章雪富ZHANGXuefu,«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Jidujiaodebolatuzhuyi[Christian

Platonism],(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renminchabanshe[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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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其他思想的特征.奥利金一生写作了大量的释经学著作,其基本的释经方法亦追踪斐洛.不过

与前辈们相比,奥利金解经除了采用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框架以外,还大量采用“预表法”,即以«新
约»解«旧约»,努力将«旧约»传统纳入到基督教«新约»教义和神学体系之中.在他专门解读«创世记»
的布道文中,奥利金没有对上帝首日所造之光给出单独的解释,而是将它放在１—５节的整体内容中

加以理解.根据«约翰福音»首章内容,奥利金认为“起初”所造之天地指向耶稣基督,因为天地万物都

是藉由作为上帝之道的基督所造;根据«马太福音»２５章４１节和«路加福音»８章３１节等内容,奥利金

又把“渊面黑暗”之“渊”理解为魔鬼所居之所,因此与黑暗相对立的光明,即“上帝说‘要有光’”、并将

光暗分开,则象征着基督驱散一切魔鬼邪恶〔４〕.至于第四日所造的“大光”“小光”和众星,奥利金认

为它们分别象征着基督和教会:“正如太阳和月亮被说成是天上的大光,基督和教会就是我们中间的

大光.〔５〕”基督是“真光”,能照亮世间万物;教会则被基督之光照亮,犹如月亮因反射太阳而发光,并
使自己成为“世界之光”.

综上所述,斐洛、克雷芒和奥利金对创世之光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有一点非常明确:他们都认为首

日之光是不可见的理智之光或“真光”,与可见可感的世界相对,二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类比或

象征关系.这种理解显然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与柏拉图主义之间有着密切

的关系,学者们认为该学派的诞生正是“基督教与古代哲学精华———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结

合”的结果,这种结合“是任何正统的基督教所在之地所未有的.〔６〕”该学派也因此常被冠以“基督教

柏拉图主义”或“基督教诺斯替主义”之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所体现出的柏拉图

主义立场严格来讲应为中期柏拉图主义.哲学史上的中期柏拉图主义指公元前一世纪末期到公元三

世纪前夕这段历史时期的柏拉图主义学说,其特点是他们所持守的柏拉图主义思想已经在与该时期

十分繁荣的各种其他哲学流派的争辩交锋中吸收了后者的很多思想因素,特别是继承亚里士多德主

义的逍遥学派以及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上述对光的阐释亦是如此.我们看到,将上帝首日所造之光

理解为不可见的“理智之光”并不符合柏拉图本人的观点,因为后者在«蒂迈欧篇»中明确说道:“凡被

创造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有形体的,也是可见和可触知的.〔７〕”依此来看,首日之光既然为上帝所造,即
使是第一受造物,也应为有形体、可见的.事实上,柏拉图虽然在«国家篇»中提出著名的“洞喻”,使得

太阳光得以因象征“善之型”而进入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史,然而究其实质,柏拉图清楚地是在可见之光

的意义上谈论“光”之概念的.正因为光属于可见世界,它才会与不可见世界的真理(理式)形成类比

及象征的关系.柏拉图对话中其他大量涉及到光的内容也多是指可见之光,而并非亚历山大里亚诸

贤们所说的“理智之光”.除此之外,柏拉图还曾将“美本身”描述为“光辉灿烂的”,暗示出光与美的密

切联系,但亚历山大里亚释经学也基本没有提及这一点.
在有关光的思想方面,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就已经通过晚期斯多亚主义的代表人物西塞罗

(Cicero,１０６B．C．－４３B．C．)熟知了“光即是神”(芝诺)的学说,这是斯多亚学派远承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５３５B．C．－４７５B．C．)以“火”为世界本原的思想之余绪、将柏拉图用以象征神性和真理的

可见之光直接提升为形而上学抽象本原的结果.在此语境下,亚历山大里亚释经家们把“首日之光”
理解为不可见的“理智之光”或“真光”是很自然的.这个理解对于基督教神学史固然重要,如前所述,

１５

〔４〕

〔５〕

〔６〕

〔７〕

Origen,HomiliesonGenesisandExodus,trans．RonaldE．Heine,TheFathersoftheChurch(anewtranslation),vol．７１,
(WashingtonD．C．: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nPress,１９８２),pp．４７Ｇ４８．

Ibid．,５５．
章雪富ZHANGXuefu,«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Jidujiaodebolatuzhuyi[ChristianPlatonism],(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

出版社Shanghairenminchabanshe[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１０６．
柏拉图Plato,«柏拉图全集»(第３卷)Bolatuquanji[PlatoCompleteWorks]volume３,王晓朝 WANGXiaochao译,(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chabanshe[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３),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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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没有强调此光与美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且彼时基督教艺术尚处于萌芽状态,我们也很难说它对

当时的基督徒有何美学上的启示或意义.然而本文之所以将亚历山大里亚教父们深具柏拉图主义色

彩的光之阐释列为基督教光之美学路线之一,是因为这种阐释路线所彰显的光的感性维度和神性维

度之间的象征关系给后世的基督教艺术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对于斐洛和克雷芒而言,首日所

造理智之光既是第四日所造天体之光的范型,按照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框架,二者间必然构成象征关

系;对于奥利金而言,不仅存在着这种象征关系,在太阳与基督、月亮与教会以及众星体与众圣徒之间

均存在着明确的象征对应关系.这种象征关系后来成为基督教美学与艺术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众

所周知,象征是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精神生活之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因而也是广泛存在于不同种族、
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人类艺术现象中的一种基本的创作手法.基督教艺术亦不例外.据考,在最早

的基督教形象艺术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诸如羊群、鸽子等象征意象,这些意象通常也都出自圣经,具
有明确的寓意指向,体现出艺术象征手法的典型特征,即以具体可见的物象代表抽象、不可见的观念

或存在〔８〕.不过在古典主义晚期,这些仅出现于基督徒地下墓室的绘画和雕刻作品尚未把光作为重

要的象征意象来加以描绘.直到第一种真正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基督教艺术风格———拜占庭艺

术———兴起于东方基督教帝国,光作为神性之象征的内涵才得到了充分的尊崇与表现.拜占庭圣像

画以满涂代表阳光的金色背景、且人物头部均饰以光圈为典型特征,几乎把光的象征意义运用到极

致,追根溯源,当是柏拉图主义馈赠于基督教时代的美学观念所结出的艺术硕果.

二、教父释经学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与“宇宙论”光之美学

据传亚历山大里亚教父的集大成者奥利金与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普罗提洛(Plotinus,２０４－２７０)
师出同门,这意味着二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来源.然而奥利金成为最著名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普罗

提洛则被认为开创了一条能够更好地将柏拉图主义带入基督教语境的新的哲学路线,盖因前者仍然

沿用了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世界观图景,而普罗提洛则将这个图景改造成了一种“一元多层”的结构,
改造的关键一则在于强调神圣者的重要性和唯一性,即以“太一”代替柏拉图的“善之型”成为最高的

神圣存在;一则在于引入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原则,以“流溢说”代替柏拉图主义的“分有说”,力图

实现理式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存在论意义上的连续性.在此过程中,由于沿用柏拉图传统将太一比喻

为太阳,普罗提洛将他的“一元多层”世界图景描述如下:“神圣领域的太阳就是理智􀆺􀆺,它之后是灵

魂,灵魂依赖于理智,􀆺􀆺这灵魂将它自身的边锋———与这个可见的太阳相连———给予这个太阳,使
这太阳通过灵魂自身这个中介与神圣领域相连,就如同解说员,将来自这个太阳的信息解说给可理知

的太阳,又把来自于可理知太阳的信息解说给这个太阳􀆺􀆺〔９〕”神圣世界的最高存在理智被喻为太

阳,即可理知的太阳,灵魂则是出于可理知的太阳与可见的太阳之间的中介.按照“流溢说”,灵魂首

先被神圣的理智照亮,然后它“离开可理知者之后,进入天空􀆺􀆺照亮天宇,把它们自己最大的、最先

的部分给予它”(此即可见的太阳),而“对于世界的其余部分,就用次级部分照亮.〔１０〕”这个逐层被照

亮的世界在普罗提洛看来是美的,因为“理智是美的,是万物中最美的;它处在纯洁的光和清澈的光芒

之中,它包含着真实存在物的本性.我们这个美丽的宇宙只是它的影子和形象.〔１１〕”由此可见,新柏

２５

〔８〕

〔９〕

〔１０〕

〔１１〕

贡布里希ErnstH．Gombrich,«艺术发展史»Yishufazhanshi[TheStoryofArt],范景中FanYingtian译,(天津Tianjin: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Tianjinrenminmeishuchubanshe[Maisond􀆳EditiondesBeauxＧArtsduPeupledeTIANJIN],２００６),７０．

普罗提洛Plotinus,«九章集»Jiuzhangji(上册Shangce)[Enneads],石敏敏Shiminmin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０９),３９６．
同上书Ibid．,第４０３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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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主义试图建立的是一个沐浴于永恒的光明之中、内部层级清晰而往复运动不息的美丽宇宙.这

个宇宙观对后世的基督教思想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仅影响了他们对«创世记»首章的阐释,也是基

督教神秘主义神学的理论根基.
在众多早期教父神学家之中,圣巴西尔(BasilofCaesarea,３２９/３３０－３７９)对«创世记»的阐释可能

是最为深得普罗提洛宇宙观之精髓的.巴西尔位列卡帕多西亚三教父之一,他出生优越,年少时受到

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精通希腊文化,对众多古典时期的思想家如数家珍,研究者评价“他的作品

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知识的各门分支领域〔１２〕”.据称,巴西尔尤其热爱自然,他的自然观综合了柏拉

图、普罗提洛、泰奥弗拉斯托斯、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因此我们看到,在其名为«创世六

日»(Hexaemeron)的布道文中,巴西尔对«创世记»首章有关光的内容的解读如下:他认为“上帝说‘要
有光’”是创造了“光的本质”(thenatureoflight),而第四日所造的太阳月亮等天体则是创造了“光的

容器”(thevehicleoflight).这种区分既延续了自柏拉图以来对光的形而上学性和物理感性的二元

论理解,同时又颇具亚里士多德主义色彩.至于可能引起的有关“事物的本质(形式)与其质料如何可

分”的质疑,巴西尔答曰:在人当然是不可分,但在上帝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能够在思想中区分的,
造物主必可在现实中区分〔１３〕”.然而,作为光之本质的首日之光却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概

念.它“驱散黑暗,终结阴郁,照亮世界,为万物赋予一种美丽的、令人愉悦的外表􀆺􀆺光照之后,空气

更加甜美,水更加明亮,因为它们不仅接受光,自身也反射出那从光而来的光辉􀆺􀆺〔１４〕”这段优美动

人的描写显然与普罗提洛式的宇宙图景很相像.光在这个宇宙图景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普罗提洛笔

下的灵魂,它介于最高的神圣者与可见世界之间,起到一种能动的作用,将来自神圣者的活力与美赋

予万物,将整个宇宙和谐完美地统一起来.就此而言,在柏拉图主义者那里始终分属两重世界、相互

间只存在类比或象征关系的两种光———即理智之光和可见之光,或曰光的神圣属性与可感属性———
也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翁布托􀅰艾柯(UmbertoEco)将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一直统治着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最基本

最普遍的美学原则———即比例论美学———界定为“量的美学”(aestheticsofquantity),而将植根于柏

拉图、新生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光之美学称为“质的美学”(aestheticsofquality),意指前者有赖于某种

数量关系,而后者取决于光的特殊性质〔１５〕.此论可谓精辟,因为光之美所依凭的的确不是组成物体

的各部分之间的数量关系(光不能被区分为不同部分),而是光集神圣性/形而上学性和可感性于一体

的特殊性质.艾柯还将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宇宙图景命名为“物理—美学宇宙论”(physicalＧaesthetic
cosmology),可谓抓住了这一美学图景重视可感物质之美的特色.巴西尔还曾说道:“黄金是美丽的,
它对视觉而言令人愉悦、充满吸引力,但这不来自它的各个部分,而仅仅来自其色彩的美.夜空中的

星星是诸星辰中最美的,不是因为构成它的各部分合乎比例,而是因为它让一种令人快乐愉悦的光辉

落入我们的眼睛〔１６〕.”普罗提洛也曾在其«论美»一文中以光之美为例反驳古老的比例论美学原则,但
他给出的结论是:光之美不来自比例,而是来自作为人类形式的心灵能够在光中看到事物的“形式”,

３５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SaintBasil,ExegeticHomilies．Trans．SisterAgnesClareWay,C．D．P．,TheFathersoftheChurch:ANewTranslation,

Washing,D．C．:Th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ress,１９６３．P．x．
Ibid．p．８６．
Ibid．P．３１．
SeeUmbertoEco,ArtandBeautyintheMiddleAges,trans．HughBredin,(New 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６)．pp．４３Ｇ５１．
SaintBasil,ExegeticHomilies．Trans．SisterAgnesClareWay,C．D．P．,inTheFathersoftheChurch:ANewTranslation,

(Washing,D．C．:Th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ress,１９６３),pp．３２Ｇ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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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此感到一种“同类相知”的愉悦〔１７〕.与之相比,巴西尔直接将“视觉的愉悦”定义为美的必要条

件,无疑更加凸显了光之美的物理可见属性和心理可感属性.
其实在巴西尔所处的教父“黄金时代”,从物理可见层面解读创世首日之光者不乏他人.比如与

亚历山大里亚齐名的另一个早期基督教释经学派———安提阿学派———的重要人物约翰􀅰克里索托

(JohnChrysostem,)也在他关于«创世记»首章的布道文中写道:“当混沌无状的物质充塞四方,上帝,
那强有力的艺术家发出了指令,使无形之物获得了形式.那令人目眩的超越之美出现了,它驱散可感

触的阴郁,点亮了万物.〔１８〕”这一段对首日之光的描写与巴西尔基本一致,因为巴西尔也是将光的神

奇作用归于上帝,认为正是神圣之道(话语)“将万物转向最精彩、最愉悦的状态〔１９〕”,“上帝说”的命令

同时即是行为,是神圣意志的临在.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巴西尔将首日之光定义为“光之本质”,
明确赋予其形而上学性或神圣属性,但对于克里索托而言,上帝以道言之指令所创造的一切,包括起

初的天地和首日之光,都是真实客观、可见可感的.光的重要性在于:在它之前,受造的物质世界是混

沌无形的,而光的出现赋予了万物形式与美.众所周知,在早期基督教历史上,安提阿释经学与亚历

山大里亚释经学两相对垒,遵循的是不同的释经原则: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善用“寓意解经法”,而安提

阿教父们坚持按字面及历史意义解释圣经经文.应该说他关于事物质料与形式关系的理解、以及将

光之美理解为“赋予形式”的功能都不无希腊哲学的痕迹,但是与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不同的

是,安提阿教父更加关注现实世界.因而就其对光之美的物理维度的重视而言,克里索托与巴西尔可

谓殊途同归———尽管后者其实与安提阿并无关系,反倒是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颇有渊源.
随着安提阿派的聂思脱里(Nestorius)基督论主张在４３１年的以弗所公会议(CouncilofEphesus)

上被定为异端,安提阿学派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卡帕多西亚教父学却因对确立三一教义的重大贡献

而名垂青史.自然,后者所持光之美学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也日益发扬光大.巴西尔的«创世六日»
在当时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与他同称为“卡帕多西亚三教父”的另两位格利高里(Gregoryof
Nazianzus,GregoryofNyssa)以及圣安布罗斯(St．Ambrose,３４０－３９７)、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３５４－４３０)等人都曾模仿此作,可见其影响之大.不过若仅就其中的光之美学思想而言,与之最为相

契的可能是一个多世纪后的另一位希腊教父托名狄奥尼修斯(PseudoＧDionysustheAreopagite,late
５thtoearly６thcentury).这位只留下四篇著作、却能跻身于基督教史最伟大神学家之列的教父在其

«天阶体系»一文中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宇宙图景.他首先称耶稣基督是从圣父原初之光而来的“真
光”,这光即是“上帝之美———如此单纯、如此美好、如此丰盛地是完满的泉源———是完全不受不相似

的东西浸染的.他向外伸展,根据每个存在物的功德而给予它们一份光,并且通过神圣的圣事而在和

谐与宁静中给予每个已经完全的存在者以它自己的形式.􀆺􀆺它确保它的成员在接受了这充沛而神

圣的光辉之后,能慷慨地和根据上帝的意志把光传递给下一级别的存在者〔２０〕.”这一宇宙图景与普罗

提洛和圣巴西尔的思想一脉相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加明确了创世之光即是圣子、
以及这光对于从纯理智存在物到纯物质存在物的整个宇宙的生成性作用,无怪乎二十世纪的教父学

大家、神学美学倡导者巴尔塔萨十分激赏托名狄奥尼修斯,称赞“几乎从未有一种神学像雅典大法官

４５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普罗提洛Plotinus,«九章集»Jiuzhangji(上册Shangce)[Enneads],石敏敏SHIMinmin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０９),６０．
St．JohnChrysostem,HomiliesonGenesis１Ｇ１７,trans．RobertC．Hill,inTheFathersoftheChurch:ANewTranslation

(volume７４),(Washinton,D．C．:Th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ress,１９８６)p．４９．
SaintBasil,ExegeticHomilies．Trans．SisterAgnesClareWay,C．D．P．,TheFathersoftheChurch:ANewTranslation,

(Washing,D．C．:Th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ress,１９６３),p．３２．
(托名)狄奥尼修斯PseudoＧDionysus,«神秘神学»Shenmishenxue [MysticalTheology],包利民 BAOLimin译,(北京

Beijing:三联书店Sanlianshudian[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９８),１１４Ｇ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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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托名狄奥尼修斯———引者注)的圣礼神学那样深深依赖于美学概念的传达〔２１〕.”
与承袭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象征论”美学路线相比,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论”美学试图跨

越神性与感性、不可见世界与可见世界之间的鸿沟,而光同时作为第一受造物和视觉之中介、兼具神

性与感性的特性使之恰好被视为实现这种跨越的唯一介质,由此也造就了西方艺术史上另一种重要

的基督教艺术类型:哥特式教堂建筑.这种出现于十二世纪的全新建筑样式一改庄严厚重的罗马式

风格,以纤细高耸的造型和巨大的彩色玻璃窗营造出建筑内部光彩迷离、犹如天堂的效果,完美表达

出新柏拉图主义以光连通神性与感性世界的宇宙观图景.

三、奥古斯丁主义与“情感论”光之美学

作为希腊传统最后一个重要的哲学体系,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教父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就对

光的理解而言,如果说巴西尔等人的“物理—美学宇宙论”图景展现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存在论的客观

维度赋予光的重要作用,那么,基督教神秘主义神学所揭示的信仰主体在上帝的光照下实现心灵的上

升、最终与上帝合一的路径所遵循的正是新柏拉图主义关于灵魂回归太一的信条,其中光仍然起到能

动性的作用,只是该作用发生于信仰主体身上,从而构建出另一种独特的、主观维度的基督教光之

美学.
广义的神秘主义,指的是一种追求“与绝对合二为一,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一〔２２〕”的特殊的宗教

体验,它广泛存在于人类各种宗教文化之中.基督教神秘主义,按«神学的灵泉»一书作者的意见,正
是形成于教父时代,尤其是在“教父们试图理解灵魂与上帝之关系所作的开创性努力”中〔２３〕.这些努

力自然也包括他们的释经学.更由于光在基督教神秘主义神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教父们对«创
世记»首章中的光的解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神秘主义神学的方向与面貌.奥古斯丁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一生曾四度注释«创世记»,特别是其中的首章内容,分别是３８８年的«‹创世

记›注解:反摩尼教二书»、３９１年的«‹创世记›字解»、３９７/４０１年的«忏悔录»第十一至十三卷以及年的

«上帝之城»第十一至十四卷.学者们一般认为第二部最为详细专业,也最能代表奥古斯丁思想成熟

期的观点.在这本书中,奥古斯丁首先提出了“创世首日所造之光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的疑

问,随后回答说,如果它是精神的,那么它可能就是“第一被造之物”,即“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天”.
“天”在被造之初是无形式的纯精神存在,而当“神说‘要有光’”时,就“通过这说话使之完善了”.因此

奥古斯丁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以理解为“造物主转化并点亮了它(天),并召唤它回到他自

身〔２４〕.”到了«忏悔录»第十三卷,奥古斯丁以更加肯定的口气重复了这一观点:“至于你在创世之初说

的:‘有光!’便有了光.我以为是指精神受造物,我这样理解并非不恰当,因为既能接受你的光明,必
已具有某种生命.这精神受造物的具有生命和受你的光照,也并非对你有什么权利.如果它不成为

光而停留在无形相的阶段中,也不会取悦于你.它的成为光,不是由于存在,而是由于仰望着照耀万

５５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HansUrsvonBalthasar,TheGloryoftheLord:ATheologicalAesthetics,Ⅱ:StudiesintheTheologicalStyle:Clerical
Styles,trans．AndrewLouth,FrancisMcDonaghandBrianMcNeilC．R．V．,(SanFrancisco:T&TClarkLtd,１９８４),p．１５４．

威廉􀅰詹姆斯 WilliamJames,«宗教经验种种»Zongjiaojingyanzhongzhong [TheVarietiesofEwliousExperience],尚新

建SHANGXinjian译,(北京Beijing:华夏出版社 Huaxiachubanshe[Huaxia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５),２５３．
安德鲁􀅰洛思AndrewLouth,«神学的灵泉»Shenxuedelingquan[TheOrigensiftheChristianMysiticalTraditin],游冠辉

YOUGuanhui译,(北京Beijing:中国致公出版社Zhongguozhigongchabanshe[ZhongguoZhigong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１．
St．Augustine,TheLiteralMeaningofGenesis,trans．EdmundHill,O．P．,TheWorksofSaintAugustineATranslationfor

２１thcentury,vol．１３．(NewYork:NewCityPress,１９８２),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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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光明,依附于这光明.它的具有某种生命,它的享受幸福的生命,都是由于你的恩赐,它是通过一

种有益的变化而转向着即不会变坏、也不会变好,而是永恒不变的你〔２５〕.”我们看到,就将首日之光视

为不可见之光而言,奥古斯丁与众多前代教父们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所谓的精神受造物,指的是类似

于普罗提洛宇宙图景所示的处于神圣理智之下、可见世界之上的灵魂.然而他的理解有两点与众不

同之处:第一,他认为首日之光的主要功能是“赋予形式”,而且是为“起初”所造的无形式的精神存在

物“天”赋予了形式.由于按照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精神本身相对于物质而言即为形式,因此这光

也就是“形式的形式”.这一点与东方教父的区别尤其明显.如前所述,安提阿教父们认为上帝所造

的一切、包括首日之光都是可见的;亚历山大里亚教父和卡帕多西亚教父们基本都认同首日之光属于

不可见、仅可理知的,但秉承柏拉图式宇宙观的教父们并没有太多地讨论这不可见之光与现实世界的

关系,毕竟象征即足以说明二元世界的关系;而秉持新柏拉图主义宇宙观的教父则着眼于首日之光对

整个宇宙的完善与美化之功,此正是巴西尔释经学的特色所在,而这个特色被更晚近的东方教父大马

士革的约翰所继承,后者在«正统信仰阐释»中宣称首日之光是“整个可见受造世界的装饰与荣耀”,因
为如果没有光,所有事物都将堕入黑暗之中,“万物就不能展现出它们固有的美〔２６〕”;第二,他强调首

日之光富有“生命”,能接受上帝光照的恩赐,就与之发生一种伴随着情感的密切互动关系.
正是以上述理解为基础,奥古斯丁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神秘主义神学———学者们通常用“光照

论”来指称这一神学,因为他没有太多地去描绘这灵魂如何去完成一个层级清晰的美丽宇宙,而是转

向信仰主体的内心,着重研究这首日之光、“形式的形式”如何照亮了人类的心灵,使之也转向寻求上

帝的信仰之旅.众所周知,“光照论”是奥古斯丁继承和改造柏拉图“灵魂回忆说”而来的、独特而重要

的神学认识论,以“光”名之亦是借用了柏拉图的以太阳喻真理的旧例.不过奥古斯丁所言之光更加

接近新柏拉图主义彻底神圣化的光.正因为奥古斯丁将创世首日之光理解为“精神受造物”,完全排

除了光的可见性因素,他才可以将柏拉图建立于可见之光与神圣之光、肉体的眼睛与心灵的眼睛之间

类比和比喻关系之上的哲学认识论转变为以存在论为基础的神学认识论:光是精神之形式,亦即斐洛

所言“理式的理式”;它出自上帝之言说,即圣子耶稣基督;而人类的心灵或灵魂作为“一个被造物,即
使是精神的或理智的、理性的,看上去比其他事物更接近上帝之言的被造物,也可能拥有一种无形式

的生命􀆺􀆺,总之,如果它离开永恒不变的神圣智慧,它会活得愚蠢而悲惨;然而,它转向永恒的智慧

之光,即上帝之言,从而被赋予形式;它转向那它能从中获得实存者􀆺􀆺是为了智慧而蒙福地生活

着〔２７〕.”唯有当神圣道言与智慧之光照进人的心灵,心灵才能获得认识上帝的可能途径,并且与上帝

建立起密切的情感联系.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表现出强烈的人类本位主义色彩.他说,“尽管某些

动物能用比我们敏锐得多的眼睛看这世上的光,但它们却不能获得那照耀我们心灵的无形体之光,我
们的心灵有了这种光的照耀,方能判断一切事物〔２８〕.”不仅如此,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心灵认识上帝

的道路是一种真正基于个体存在之上的心理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人类拥有一种“只属于人的内心

的、比感官高贵得多的感官”,正是靠着这种“内在的感觉,我确认我存在,确认我知道自己存在,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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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ofDamascus,ExpositionoftheOrthodoxFaith,trans．TheRev．S．D．F．Salmond,D．D．F．E．L．S．,inNicen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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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这两样确定的事情,并以同样的方式确认我爱它们〔２９〕.”在此基础之上,方能有心灵沿着«忏悔录»
第七卷所示的那种先遍观外部世界、再进入自己内心、最终“在你里面,著我上面〔３０〕”找到上帝的历

程.正因如此,学者们才指出奥古斯丁的光照论特别强调心灵认识上帝的“亲身”、“亲证”、“亲见”的
特征,即“一种切身体会,对理解对象本性和特征的一种‘体悟’,它强调的是‘亲身体会’或‘印证’或
‘亲证’,这要求理解者与被理解者有着密切的交往实践,要求理解者相信、信任被理解者〔３１〕.”换言

之,“光照”的认识不是单纯理性的认识过程,而是人与上帝在个体位格层面上所建立起的一种亲密的

互动关系,伴随着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爱”:基督之光照亮心灵是神圣上帝的恩典之爱,与此同

时,寻求上帝的心灵只有在爱中才能认识上帝,正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说:“谁认识真理,即认

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唯有爱能认识它〔３２〕.”
在一般意义上,光照论所描述的神人关系图景与其他基督教作者的神秘主义作品并无本质差异,

并且神人关系中的情感因素也是神秘主义论者们经常提到和强调的,比如斐洛、奥利金、尼撒的格里

高利等人都曾详论神秘主义的爱的情感〔３３〕.然而他们对神圣光照和爱的描述基本上是理论性或想

象性的.与之相比,作为西方文化中第一部自传性作品(«忏悔录»)的创作者,奥古斯丁的思想有着鲜

明的个人印记,明确将作为个体的人的感受、体验与情感状态,即“亲在”,视为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因

素,这使得个体主义和心理主义成为他的神学区别于其他教父思想的重要特征.他的“光照论”最好

的实践案例当是他自己在«忏悔录»第九卷中所述他与母亲在梯伯河口的神秘主义体验:“在你、真理

本体的照耀下,我们探求圣贤们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的’永生生命究竟是怎

样的􀆺􀆺我们这样谈论着,向慕着,心旷神怡,刹那间悟入真慧􀆺􀆺〔３４〕”正是由于亲身经历了“光照”,
奥古斯丁结束了漫长的痛苦挣扎,实现了皈依;同时,经受了强烈的情感淬炼的信仰也格外地坚定和

深刻,“爱”成为他的神学思考中极其重要的主题.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奥古斯丁的“光照论”虽然看上

去与新柏拉图主义“同类相知”学说一样,但它不仅仅是一种神秘主义神学认识论,更是一种神学美

学.这是因为,自康德将美学的根基立于一种无利害的自由的愉悦之上,基于个体在场性存在的情感

就不再仅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也是美学关注的领域.当然,基督教语境下的情感,尤其是神秘主

义神学所描述的神人之爱与康德式的审美情感仍然相去甚远,但其中心灵对真理的刹那领悟,以及由

之而来的极度愉悦喜乐的情感体验等都与康德之后的诸多现代美学流派与命题———如直觉主义、浪
漫主义等———高度契合.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光照论”视为一种美学应无不妥.

当然,作为古代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对于客观维度的美也有非常丰富的论说.总体来

看,他对于世界美的判断主要服膺于比例论美学原则,同时也带有一些新柏拉图主义的存在论色彩.
但是对于光之美,他谈的最多的始终是内在主观维度.当然,将“光”与“爱”相连接远不是奥古斯丁的

独创.除了上述其他思想家在有关神秘主义的著述中对此多有体现,更为直接和系统化的观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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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托名狄奥尼修斯的«论圣名»之中.尽管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释经学著作,但其立意在讨论«圣
经»中那些用以指称上帝的名词,因此必然涉及«创世记»中“光”的概念.作者将圣名按其内涵及重要

程度分为若干组分别加以讨论,其中第一组包含六个名词:“善”、“光”、“美”、“爱”、“出神”和“热诚”
(按后文应为“渴求”).善是最重要的圣名,因为至善是神性的本质;至善流溢产生万物且与自身丝毫

无损的特性与阳光形成类比关系,因此光被认为来自至善,是后者的可见形象.在讨论“光”的概念

时,作者提到了圣经所载创世第四日的“大光”和“小光”,说它们都由至善产生;而首日之光被称为“无
形之光”,其功用是“在时间的开端区分出最初的三天〔３５〕”.除了沿袭柏拉图以阳光类比神圣者,托名

狄奥尼修斯也特别讨论了“光在用以至善时的概念”,即神圣至善本身被称为“心灵之光”,这光“照亮

所有超天界存在者的心智,􀆺􀆺将盘踞在灵魂中的无知和错误驱赶出去.”此即奥古斯丁所谓的“光
照”.在讨论完“光照”之后,作者紧接着论述了“美”和“爱”何以也是圣名.“美”与“善”一样是神圣者

的根本属性,万物从至善获得存在,从至美获得和谐、美好的存在,因而“至美者和至善者是同一的”.
“善”、“光”和“美”由此构成基督教神学美学的第一组三一关系.与之密切相关的即是“爱”,因为按照

柏拉图的观点,爱即是对美的渴求,或曰美必然产生爱.而爱即是“渴求”,它即指神圣至善出于爱而

创造万物,也指万物对神圣者的热爱和回归的渴望.

在奥古斯丁身后不久,罗马帝国崩溃,西方世界进入“黑暗时代”.此后数个世纪,基督教东方世

界发展出极其精微繁复的神学体系和第一种独具特色的基督教艺术风格———拜占庭艺术,而劫后重

生的西方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古代教父们的思想,并在新的时代氛围之下对之进行综合与创新.
教父释经学发展出的上述三种光之美学路线在新的时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承、表现、融合与发

展,从而为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和新的美学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象征

论”光之美学在拜占庭艺术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新柏拉图主义的光之“宇宙论”美学则在哥特式教堂

艺术中获得了某种神奇的实践与表达的话,那么奥古斯丁“情感论”的光之美学似乎要等到文艺复兴

以后,才会在那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用卓越的色彩与光影技法描绘人物内心情感的艺术作品中得到

真正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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